
晚报记者 韩晓红

1980

年
，

农村改革的春风
吹到了我市

，

浚县率先实行家
庭联产承包责任制

。

现任浚县
善堂镇东什村会计的郭丁存
亲身经历了这一改变农民命
运的重大改革

，

他告诉记者
，

“

包产到户
”

前
，

除了挣工分
外

，

即使最好的年份
，

全家一
年基本上也没什么收入

。

土地
承包到户后

，

他家共分了
10

亩
地

，

去年一年收入就达到了
2

万多元
。

他说
：“

现在和改革前
相比

，

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
变化

，

家里除了电视
、

冰箱等
家用电器外

，

还盖了二层楼
，

买了汽车
。

多亏党的政策好
，

让我们农民越干越有劲
，

生活
越来越富裕

。 ”

先前靠国家救

济过日子

改革前
，

郭丁存所在的村
叫善堂公社什村

，

村里分为
11

个生产队
，

每个生产队人数不
等

，

全村共有
3000

多人
，

他被
分在第二生产队

。

1982

年
，

什
村被分成了东什村

、

西什村和
西郭庄村

，

郭丁存现任东什村
会计

。 “

当时
，

我是村里的保
管

，

也算是村干部吧
！ ”

郭丁存
笑着说

。

当时每个生产队都设
有政治队长

、

队长
、

副队长
、

民
兵排长

、

妇女队长
、

会计和保
管等职位

，

这些人统称为村干
部

。

生产队还有专门的计分员
和饲养员

，

但都不属于村干
部

。

从郭丁存记事起
，

就有接
连不断的自然灾害

，

春天刮大
风

，

一到秋天就淹
，

村里的地
不好

，

农民完全是靠天吃饭
。

有一年
，

因为发生了自然灾
害

，

整个生产队三四百亩地一
共打了

18

斤麦子
。 “

你想想
，

总共
18

斤麦子
，

够一个人吃
吗

？ ”

一想起那些日子
，

郭丁存
心里就不好受

。

村上每户人家都吃过国
家的救济粮

，

救济粮是定量供
应的

，

以人为单位
，

每个人分
一点

。

到了过年
，

公社分配一
点面

，

这样
，

每到过年
，

家家还
能吃上点细粮

。

他说
，

从解放
初到

1978

年
，

农村集体生产搞
了二三十年

，

可许多脸朝黄土
背朝天的农民辛辛苦苦一年
下来

，

居然连最基本的温饱问
题都不能解决

。

土地要承包到

户了

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
先从分地开始

，

当年分地时的

情景
，

对郭丁存来说依然历历
在目

。

那年秋天的一天
，

时任什
村党支部书记的刘富印通知
11

个生产队的队长到大队部
开会

。

在会上
，

刘富印告诉大
家

，

国家有新的政策了
，

要实行
联产承包责任制

，

把土地分到
各家

，

自己干自己的
。

紧接着
，

这
11

个生产队的
队长马上召集生产队的干部开
了个小会

，

将政府的新政策告
诉大家

。“

我参加了这个小会
。”

时任什村保管兼民兵排长的郭
丁存告诉记者

。 “

开大会了
，

要
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了

！”

当村
民们在生产队的大院里知道了
这个消息后

，

议论纷纷
，

心情非
常复杂

，

思想也很不统一
。

“

这说分就分
，

我们什么都
没有

，

这怎么干呀
？ ”

“

大伙在一起干得好好的
，

为什么要单干呀
！

这不成了辛
辛苦苦

30

年
，

一夜回到解放前
了

？ ”

当时
，

群众中说什么的都
有

。

还有一些群众尤其是缺少
劳动力的老弱病残和孤寡人员
很担心

、

有顾虑
，

认为在大集体
时自己还能享受一定程度的照
顾

，

一旦单干以后
，

自己有困难
就没人管了

。

也有一些农民觉
得

，

以前集体劳动时
，

该上工
时

，

只要听村干部安排自己干
什么活就行了

，

干完活什么都
不用操心

。

现在分田到户后
，

一
切事务都要自己张罗

，

实在太
劳神

。

郭丁存最早接触到分田到
户

，

是在善堂公社开技术会时
，

从会议上了解到美国
、

苏联农
村的地都是各家种各家的

，

每
家都用上了拖拉机

，

机械化程
度高

，

粮食产量也高
。

当郭丁存
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告诉父亲
时

，

父亲使劲地摇头
，

连声说
：

“

你说瞎话
，

自己家能买得起拖
拉机

，

这咋可能
？

咱村里
3000

多人
，

才只有一台拖拉机
。 ”

村里的人对外国的事情不
了解

，

也不相信
，

而在此前
，

国
内的小岗村已经为包产到户带
了个好头

。

1978

年秋收后
，

安
徽凤阳小岗村

18

位农民
，

冒着
坐牢的风险秘密签下一份协
议

，

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
农户

，

由农民自主决定种植品
种和结构

，

按照承包土地的数
量

，

农民向国家和集体交纳一
定的赋税和提留后

，

剩下的全
部归自己所有

。

这种后来被称
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

“

大
包干

”

做法
，

使该村粮食总产由
1978

年的
1.8

万公斤猛增到
6.6

万公斤
，

人均收入由
22

元
跃升为

400

元
。

这一变化不仅

结束了小岗村
20

多年吃
“

救济
粮

”

的历史
，

而且还上缴国家粮
食

3200

多公斤
。

小岗村的成
功

，

令周边群众纷纷效仿
，“

大
包干

”

迅速在中国农村大地推
行开来

。

“

我一直都是村干部
，

政府
的政策我当然全力支持

。”

郭丁
存说到这

，

很是自豪
。

郭丁存所说的联产责任制
准确地说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
任制

，

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
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
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
制形式

。

具体形式有两种
：

一是
包干到户

。

各承包户向国家交
纳农业税

，

交售合同定购产品
以及向集体上交公积金

、

公益
金等公共提留

，

其余产品全部
归农民自己所有

。

二是包产到
户

。

实行定产量
、

定投资
、

定工
分

，

超产归自己
，

减产赔偿
。

改革了，农民有

使不完的劲

据郭丁存回忆
，

当时分地
时

，

将好地和不好的地分开
，

按
人数平均分到每户人家

。

原来
属于大队的农具

，

折价卖给农
民

。

他家五口人
，

分了
10

亩地
，

其中
4

亩多算好地
。

郭丁存说
，

好地就是能浇上水的地
。

分地初期
，

村里的群众手

里没钱
、

思想上有顾虑
，

并没有
在土地上投入太多

。

大家都互
相观望

，

唯恐政策再有什么变
化

。

郭丁存思想比较开放
，

他从
一开始就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上
下足工夫

，

一家人起早摸黑
，

辛
苦劳作

。

由于周围几百亩地没
有井

，

老郭和其他几户村民商
量着打了一口井

，

每当浇地时
，

很多村民都排队等着用井水浇
地

。

第一年下来
，

他家分的
4

亩多好地打了
700

公斤麦子
，

除了一些费用外
，

还落了
300

元钱
。

郭丁存拿着钱数了几遍
，

高兴得合不拢嘴
，“

第一次见这
么多钱

，

干啥用呢
？ ”

他跟孩子
的姥爷商量后

，

将钱存到了信
用社

，

这是他第一次存钱
。

说起
挣的这第一笔钱

，

至今老郭依
然很兴奋

。

郭丁存告诉记者
，

承包之
前集体劳动时

，

村民干什么活
由队干部安排

，

干多干少一个
样

，

干好干坏一个样
，

只要早上
出工就能都拿到

2

分
，

上午出
工拿到

4

分
，

下午出工也能拿
到

4

分
，

如果再加班就有加班
工分

。

每年分红时
，

郭丁存所在
的生产队一个工分能分毛把
钱

，

收成好的生产队一分也就
值两毛钱

。

分值的高低与收粮
食多少成正比

。

事实证明
，

包产到户不仅

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
，

而
且增强了劳动的责任心

。

随着
村民们顾虑的打消

，

许多人家
都开始在土地上倾注全力

，

家
家户户相互间较着劲拼命干

，

你今天早上
5

点起
，

我明天早
上

4

点起
，

看看谁的干劲大
，

全
村老百姓都觉得浑身有使不完
的劲儿

，

粮食产量明显增加
，

农
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起
来

。

改革带来了新

气象

1970

年什村通了电
，

不过
刚开始时

，

也只有村大队部才
用得上电

。

改革开放后
，

老百姓
家里也正式通上了电

，

原始的
日出而作

、

日落而息的生活方
式也逐渐改变

，

由电带来的变
化着实让农民心里也

“

亮
”

了起
来

。

“

你看
，

我们村现在家家都
用上自来水

。 ”

回忆起从前
，

全
村老少一大早就到村上那两口
井前排队担水的情景

，

郭丁存
很是感慨

。

村民谁跟谁闹矛盾
了

，

大家都会来调解
，

调解时说
得最多的话就是

：“

谁跟谁不吃
一口井的水呀

！ ”

1970

年以前
，

什村主要种
植高粱

、

黄豆
、

绿豆
、

红薯等作
物

，

吃的是红薯
，

喝的是高粱面
糊糊

，

根本吃不上白面馍
。 “

如
今

，

我们是想吃啥就吃啥
，

不比
城里人差

。 ”

郭丁存说
。

郭丁存告诉记者
，

包产到
户第一年

，

在一家人的精心耕
作管理下

，

他家的小麦产量比
上年增加了

500

公斤以上
。

此
后

，

每年都有所增加
。

他家每年
除了上缴公粮外

，

余下的粮食
自己根本吃不完

，

还可以拿到
市场上换成钱

，

逐渐地
，

自己的
手头开始有了积蓄

。

随着积蓄
的增多

，

1988

年
，

分地的第八
年

，

郭丁存决定把家里原有的
三间土坯房重新翻盖

。

就这样
，

他盖起了
5

间带走廊的喷红瓦
房

。 “

那时
，

我找来的工人不会
盖

，

又专门从外村找人来喷了
红漆

。

当时
，

谁家能盖上喷红瓦
房

，

乡亲们都很羡慕的
。 ”

郭丁存脑子活
，

1990

年他
又从村里包下

10

亩沙丘地
。

“

村里通过公开竞价的形式
，

以
200

元起价
，

公开发包村里的
10

亩沙丘地
。

开始我就决定了
一定要包下来

，

通过几轮竞价
，

我以
700

元的价格包下了这
10

亩地
10

年的使用权
。 ”

郭丁
存说

，“

承包后
，

我到外地找来
了推土机

，

将沙丘推平
，

又花钱
雇人打了水井

，

修了土路
，

将沙

地变成了良田
，

我一年种两季
粮食

，

一季种麦子
，

一季种花
生

，

每年能打麦子
5000

多斤
，

花生
3000

多斤
。 ”

10

年下来
，

郭丁存又攒下了不少积蓄
。

1998

年
，

郭丁存家又盖起了漂
亮的二层楼房

。

如今
，

彩电
、

冰箱等城里人
有的家用电器

，

郭丁存家也全
都有了

。 “

以前农民不敢想的
‘

楼上楼下
，

电灯电话
’

的情景
现在全都实现了

。 ”

郭丁存说
，

像他这样条件的人家村里有
100

多户
。

我家也买了新

汽车

郭丁存还向记者讲述了这
样一件事

：

1988

年
，

手头有了
积蓄的他决定买台拖拉机

，

于
是就和父亲带着钱前往县城

。

路上
，

他的父亲激动得一直笑
，

甚至还不相信地几次问他
：“

我
们是去买拖拉机的吗

？”

跟土地
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怎么都
想不到

，

有一天自己家里也能
买上拖拉机

。

到了
1992

年
，

郭家分家
时

，

手扶拖拉机分给了弟弟
。

郭
丁存又买了一台四轮拖拉机

。

“

我买的是开封产的
15

马力的
拖拉机

，

比村上别人家的马力
都大

。 ”

郭丁存的二儿子开了个门
市部

，

搞起了经营
。

为了运输方
便

，

2004

年
，

他家买了一辆胜
利牌面包车

。

今年
，

又换成了五
菱之光面包车

。

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
后

，

农民的日子有了巨大的变
化

。“

交够国家的
，

留足集体的
，

剩下全是自己的
。”

从郭丁存嘴
里说出来的这段顺口溜

，

表达
了农民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
任制的朴素理解

。

老郭说
：“

多亏了党的政策
好

，

改革开放让我家富了起来
，

生活越过越好
，

我最大的愿望
是国家对农民的政策长期保持
下去

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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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

这一年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我市实行，农民从最初的观

望、怀疑到全身心地投入，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创造了奇迹。 近三十年

来，农村沿袭多年的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产和生活方式，逐渐淡出人们

的视野。农民不再满足于“老婆、孩子、热炕头”，而是纷纷走出家门，融入社

会的各个阶层，择业也变得更加自由。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解决

了农民的温饱问题，更多的是让农民解放了思想，由此也带来了农村翻天

覆地的变化。

在自己家的二层小楼前， 郭丁存向记者讲述了改革开放

30

年来的变化。 晚报记者 陈志付 摄

相关链接

据 《鹤壁市大事记述》

记载：

1980

年

11

月

7

日至

11

日， 中共浚县县委召开

工作会议，研究加强和完善

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。

1981

年，鹤壁市郊区

779

个生产

队实行生产责任制。 同年，

淇县

171

个大队，除

1

个队

外，全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

责任制。


